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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的土匪，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如果要从

民 中华民国开国时说起，却又很难说得清谁是民国时期

土匪第一家。因此，这《民国匪祸录》的头一篇，就只能选择在

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来介绍。而临城劫车案就是一桩极具代表

性的匪案。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土匪活动的内容、手段，暴露了

官府、军队，甚至洋人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对当

时国内土匪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助长

了各地匪势。多少年来，人们经常提及、介绍这件土匪绑架洋

人的大案，但其中颇多渲染附会成 章将尽可能如实地把分。本

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孙美瑶临城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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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钢皮”被劫

在山东南部，紧靠着江苏，是峄县（今名峄城，属枣庄市）

地界。津浦铁路从县境的西边穿过，向南北延伸。 月年

日零时刚过，旖旎的月光洒满鲁南大地，和煦的夜风带着凉

意，吹得路边疏朗的小树和坡地上的小麦惬意地晃动着身体。

东边满是乱石的干涸的河谷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捷地扑

向铁路边的一个小道班房。这个道班 里，北距房南距沙沟站

里，此时，一名巡道工和临城（今名薛城）站 名路警正在

昏黄的电灯下打瞌睡。

门被撞开后，两人还未来及起身，便被捆了起来。他俩望

着那群 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人

清醒地意识到：土匪来了！

这一带向来是码子 活跃的地区。铁路西边是湖区。从

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经昭阳湖到南阳湖，三湖相连迤逦直抵

余山东济宁，昭阳湖东又有独山湖。整个湖区 里，港汊繁

多，扑朔迷离，湖码子的水寨隐匿其中。路东边起伏的山峦中，

则有山码子的巢穴。这里是鲁南沂山、龟蒙山、峄山等山脉余

，脉的交错处，其最高峰为抱犊崮 形势极为险峻。

民国以来，这一带地区更是盗匪如毛。峄县境内，码子打

家劫舍，绑票勒索，层出不穷，铁路沿线自然也是屡遭骚扰。近

年来，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在此剿匪，虽

①苏、鲁、皖、豫交界地区，称土匪为码子。平原、湖泊地区称湖码

子，山区则称山码子。几股土匪合股，称对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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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劫车案主犯孙美瑶（左一）

颇有斩获，但因兵少地广，土匪又据险固守，因此终不能斩草

除根，匪祸仍时时发生。

这时，土匪已跑到铁路上“，叮叮 ”地忙乱起来。他们

起出道钉，搬开铁轨。一名 多岁的匪首走过来，问巡道工：

“蓝钢皮这会儿快到了吧？”

原来土匪们要打劫“蓝钢皮”列车。这车是交通部几个月

前刚从美国买来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

运行时间极为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故称“蓝钢

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均考究得多。欧

美日本旅客大多爱乘这列火车。

听到匪首的问话，巡道工不禁担心起来，但职业的习惯使

他脱口说出“：马上还有一趟加班车要从这里经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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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匪首思索片刻，转身下令说“，快，把铁轨再给接

上！”

铁轨刚恢复原状，加班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个小小

道班房。随后匪徒们重又切断铁路，便悄然隐蔽在路两旁的土

坡后面。

点 分“，蓝钢皮”从沙沟方向驶来。车上除 多名

中国乘客外，还有 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

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

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

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磨擦声，然而巨大

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

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坐椅上跌出来，

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

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

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

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

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

“快，快下车去！”同时，他们打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

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旅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搡驱

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

上“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 海《密勒氏评

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这两个人在后来

官匪谈判中还要出现）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徒得到两支 亮的新式手便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 。匪　 锃

赶，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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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欣喜万分，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

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到铁路边

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

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

元赎金。三等车，每人 万元，洋，二等车 万元，头等车

人 万元；车票遗失，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大部分匪徒

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

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

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又不知何用，便把它系在腰

间，鼓鼓囊囊地在里面 多岁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那名

的 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

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

小，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就

像一条蜿蜒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队伍到了大山口，开始爬山。这时，驻沙沟站

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

兵也迎头截击，并发枪威吓。被俘的人质们纷纷向官兵挥动白

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继续向山上爬。官

军投鼠忌器，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只得将山

口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山上，土匪要求洋票①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

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当将洋人释放，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

①被土匪绑架、勒赎的人质，称为“人票”、“肉票”，洋人则称作

“洋票”。谈判赎票，称“说票”；土匪杀死人质，称“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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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

学院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

件，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土匪押着人质，经过

辗转、迂回的跋涉，回到了老巢 抱犊崮

八方冠盖云集枣庄

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峄县、临沂、费县、滕县

四县交界处，高 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从约 米，是周围

侧面看，它恰似大写英 ，在略有倾斜的山顶上，突文字母“

出一悬崖绝壁的巨石，这种形状便称为“崮”。崮顶平坦，有良

余亩，昔时为耕种此田 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犊

上崮 。山体全，养大后再使用，故名抱犊崮 为坚硬陡峭的岩石，

仅山北有一石路可达山顶。路从山脚往上，越来越窄，夹在陡

壁之间，到了上半部，有许多地方，人们必须借助石匠凿出的

半环形把手或打入的木桩，才能攀援而上，稍一疏失，即有直

底丧生之虞。因此，这确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落崮 的险

地。

山顶有一颓寺，数百年来在此修行的和尚因不断受到土

匪的骚扰，只得放弃这块净土，听其沦为匪窟。山上的土匪有

不少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战

中学会了军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便在崮顶边缘开凿了一条

战壕，既可当工事，又可做宿舍（因为山顶风大，茅屋常被掀

掉）。另有开凿的山洞，用以储藏粮食、物品。崮顶缺陷是无水

源，山下有一小泉，一旦被官兵包围，即无法取用。因此，土匪

在崮顶又凿了一个丈余见方的蓄水池。平时，他们把伤病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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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肉票安置在这里，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在山下百里外

活动，只有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才退到这个易守难攻的

老巢来。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报纸迅即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

一消息。记者们北上、南下，纷纷赶往临城、枣庄，通过向当地

驻军和居民的采访，一篇篇有关匪情的电稿发往各地大小报

刊，使人们得以了解劫车土匪的详细情况。

抱犊崮土匪的大管家为孙桂枝，下分数十股，由孙美瑶、

郭其才、周天伦、刘守廷、孙美松等匪首分别统领。匪徒主要来

源之一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他们一般都分股打家劫舍，

只有大行动时才对码子合股。这次劫车的总指挥孙美瑶，就是

上文出现过的年轻匪首，仅 岁。他是峄县孙家庄人，出身殷

实小康之家，因军警勒索骚扰，其兄孙美珠愤而毁家落草，聚

为巢，举其叔孙桂枝为寨众千余人 据抱犊 主，孙美珠为大

英美法意四国领事为解救被劫持外国人前往枣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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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孙美珠在峄县西集被第六旅击毙都督。 ，枭首示

众。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近因剿

匪官兵在山中包围孙美松一股达数月之久，形势危急，各杆首

征得孙桂枝同意，对码子劫车绑架洋人，以期解山中之围。

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 月公使于

日，联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要求 天之内使外国

人质获释，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后来，当中

国官府与土匪交涉失败时，他们还公然表示，将视中国为“无

谈判。日本则乘机鼓政府”国家，由他们直接与土匪　 吹对中国

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更是惶惶不安。事发后，鲁督田

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

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

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先主张火速进剿；

后因外交团主张谈判，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经费可由交

通部帮助；外交团提 号以前解决此案后，交通总长吴毓出

麟更亲自南下山东，与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

枣庄地处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处，因有中兴煤矿公司在

此，市镇十分热闹。此时各方要员纷至沓来，使枣庄成为解决

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后到达的

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

鲁豫巡阅使曹锟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

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物，如北 匪首郭

宏荃等泰胜 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

专列，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

国人质，北京 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天津、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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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人称“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

要员们的随从、护兵，以及各报记者、人质家属，更是人进人

出，小商小贩也随之而来，真是热闹非凡。

且说郑士琦到枣庄后，布置官兵包围抱犊崮，因各方要求

暂缓进攻，只得邀请滕、峄二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

涉。但这种“交涉”，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说票”。当时官府和

军队虽无力制止土匪绑票，却不允许苦主去“说票”“、赎票”，

认为这是“通匪”“、资匪”，与土匪同罪。现在官府竟要地主乡

绅们去干“通匪”的勾当，自然遭到拒绝。官方只得一再恳请各

位为国家出力，同时说明，只要劝告土匪答应交涉即可，以后

谈判由官方出面。

最后，乡绅们推举两名在鲁南各县最有威望的人士出头。

一名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名

李炳章，峄县人，也是青帮“大”字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

称“李 月 日早晨进山。匪首们因官兵太少爷”。二人遂于

封锁，全不知外面情形，闻讯后，纷纷赶来探听消息。

党、李二人以乡里长辈身份责备众匪首说：“劫车一案闹

大了，为国家、为地方惹了大祸。听说外国兵舰已集中南京下

关，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咱乡亲们可得遭殃。再说

真的官兵大军来攻，你们也未必守得住 更是兵荒马，地方上

望各位为乡里想想，不要死后留个骂乱 名。”

众匪 首闻言 看在眼里，进一步也 说 任有几分紧张。二人

何事总有个了结，现在官府愿意和你们交涉，不如趁此机会接

官方也有台受招安 图个功名， 阶可下 。你们看如何？”

匪首们面面相觑 无人说话。最后，曾两度被招安、在军阀

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的郭其才开了口“ 二位老爷子这样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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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们当然依了。但不能太便宜官府，俺得有条件。”接着，他掰

着手指提了几个条件。

党、李二人回答说：“咱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说票的。

只是见你们把事闹大了，怕不好收拾，给你们点一点。你们若

府保证不扣你们的人；官府愿意，就派代表跟官府去谈 若

派人进山来谈，你们也不得扣留或杀死。”

匪当下 首齐声允诺，请二位休息，便计议起来。说起来，这

批匪首都是典型的“土老帽”，并无头脑。他们曾有过一名军

师。此人绰号孙瘸子 因在上海大世界作案被捕，后越狱北逃，

途中被抱犊崮股匪绑架，交谈之后，竟为土匪们留下充当军

师。但孙瘸子的计策往往不为匪首们采纳，他深恨“竖子不足

与谋”，便不辞而别了。此时，匪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两条意

见“：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

回话，便间，以资保证。”党、李二人得了 下山去了。。

二人当晚到枣庄向郑士琦报告。众官员及外国领事商量

后，令二十旅从山中退至峨山口。后来该旅撤退时，土匪竟开

日上枪追击，士兵奉命不得还击，匪徒气焰大张。 午，李炳

章与美国人安特生、江苏交涉员温世珍入山，请土匪派代表出

山，与田中玉、吴毓麟直接谈判。

匪首中，年纪稍大的，都感到这次祸闯大了，结局吉凶难

卜；而且，山林中人不惯与官府打交道，故都不愿出头。最后，

便推举孙美瑶、郭其才为代表，并同意招编后，以他俩为司令

和参谋长。孙美瑶一股在山中实 多人枪，他本人力最强，

年轻胆大，野心勃勃，正欲崭露头角。郭其才有智有谋，是见过

官场世面的人物，由他陪同壮胆出主意，当不致讹错。

日下午，孙、郭二人来到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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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专列上正式谈判。双方通报姓名、略事寒暄，官方便急忙进

入正题，要求释放洋人。匪方表示将从 日起陆续释放，但要

里；送一批食物求官军再退 、饮料和用具来；收编抱犊崮匪

众。田中玉见要求不高，满口应允。他高兴地拍着孙美瑶的肩

头说“：各位有弃暗投明之意，太好了！咱们向大总统和总理说

说 天就成。”于是，山东当局和中、美红十字会组织了大批

雇民工物品， 运上山去

洋人吃狗肉

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 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

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人。因此，那

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

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老半天，

才勉强能从骨头上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

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据

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 暴的狗脾

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

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

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

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

样，认为洋人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

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

下去 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

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 崮下已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

，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

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

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

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衮诸公

并不都像他那样忧心忡忡。据当时记者报道，枣庄东门中兴煤

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

极为热闹。以滕、峄两县知事为首 下榻于一名乡的官吏、富绅

绅的大宅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

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

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

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

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

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

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

在手，奇货可居 要价还可更高些；

第二，只怕一旦交出洋人，官军马上

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

旅撤回济另提五项条件，包括二十

宁， 两县士第六旅回原防；滕、峄 绅

众改编为两个担保不背盟杀降；匪　

村等 处自由行旅，可在邹县上 动，

等 中玉等。 等到的不是被释

“洋票”之一《密勒氏报》主

笔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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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洋人，却是新的 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

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

向记者们表示：“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

来！”

此后到 日，官、匪之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

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

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

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柏如比携带他们致

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

压力，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

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

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

后，田中玉一再让步，提出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按照匪方要

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

交出 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原防，匪方再交 洋票；第

三步，收编完成，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只要先放

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

了。然而，土匪们抱定一条，不完全达到目的，洋票决不释放一

日，匪徒反趁夜色下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月 山袭扰官

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

团团围住。随后，他偕吴毓麟北上进京将抱犊崮 ，陈调元、温世

江苏。官匪珍南下 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

越害怕，鬼越吓”。不必过慌乱， 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票

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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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北京政府忙乱于后，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加以一些

“调人”的教唆，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

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

时，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

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项羽气得

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

陈调元送眼镜给孙美瑶

田中玉到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向

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并竭力主张剿办。这时控

制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动，准备当总统。内阁和公府

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笑一颦都要看曹锟的脸色。田中玉因

此又赶往保定，向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另一方面，外交部

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京后，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

由。他指出：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豫省当局迫于

外交压力，收编股匪，成为第一次奖励土匪行动。此次临案，外

交团不许鲁省当局剿匪，迫使与之谈判，这无疑是第二次奖励

土匪。长此下去，不仅土匪，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

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岌岌可危。如严厉剿办绑

匪，则后人无敢效尤。虽 余人生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但以

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靳志

一番言辞，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他们不再坚持原来的

意见了。曹锟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使主剿空气顿时浓厚起

来。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

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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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匪首们才发现形势骤然不利，于是相互埋怨起来。

一个名叫刘守庭的匪首一再主张先宰掉一两个洋鬼子，迫使

官方妥协。刘守庭是匪首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 他小时卖个

过馍馍，人称“馍馍刘”，讹为“馍馍六”；又有点文化，学过《易

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

“诸葛庭（亭）”。当上海医科大学生把馍馍刘的话翻译给洋票

们听时，他们个个都不寒而栗，用英语低声骂馍馍刘是“小流

氓”。幸而大多数匪首并不赞成杀洋人，才使大家松了口气。

匪首们决定 月打破僵局， 日，他们派美国人鲍惠尔

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为

表诚意，匪方于 日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第二天，双

方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开议。官方代表为郑士琦、陈调元，匪

方代表为郭其才、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

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

人为见证人。党、李二人见代表等 了匪首，不免又责备他们

把事弄僵了，劝他们见好就收。郭、刘二人诺诺称是，表示要给

乡亲父老们一个“面子”。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

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 套，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

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

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 万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

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

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

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

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

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眩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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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

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

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何必客气！”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

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

但另一方面，陈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

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

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

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生，希望能扩编至 讲

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

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

名徒手匪徒。匪首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 们

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

之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

来，他又表示“：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

一道下山。”

至此， 月 日正午，官方代表匪首们不再顾虑、犹疑

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

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

管家孙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

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

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

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

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风纪扣，端详一

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回答说“：没发武装带。”

“这不成，不像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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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通知派人送武装带，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

徐州，不再重蹈险地，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

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

票放出后，陈调元一走了之，无人再问此事，匪徒们很不满意。

吴长植只得反复周旋，总算 月 日郭其才团开出山区时，

将吴长植和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周

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内 日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迟至

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 余名，滞留山

中已有 年。其中有 多名 岁的儿童，被关在山上

绝顶之处，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

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

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

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竟不

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

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 月 日，孙美瑶体一再呼吁、催促，

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

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孙美瑶鹌鹑未斗成

新编旅属郑士琦的第五师编制，旅部驻枣庄，负责附近地

面剿匪。从此，枣庄地区、临（城）枣（庄）铁路上，士兵牵牛架人

的事件不断发生，弄得老百姓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地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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